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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唐
詩
聖
李
白
一
生
漫
遊
南
北
，
漂
泊
江
湖
。
在
他
漫
遊
的
歷
程

中
，
特
別
是
﹁十
年
漫
遊
﹂
時
期
和
他
的
晚
年
，
在
今
安
徽
的
宣
城
、

秋
浦
、
黃
山
、
當
塗
一
帶
流
連
的
時
間
頗
長
，
在
這
裡
留
下
了
詩
人
一

串
串
足
跡
和
一
系
列
膾
炙
人
口
的
詩
篇
，
而
且
最
後
終
老
於
當
塗
。

唐
天
寶
三
年
（
七
四
四
）
到
天
寶
十
四
年
（
七
五
五
）
，
這
是
李

白
一
生
中
第
二
個
﹁十
年
漫
遊
﹂
，
所
遊
的
地
區
在
吳
、
越
、
皖
一
帶

。
天
寶
十
三
年
（
七
五
四
）
秋
天
，
李
白
來
到
宣
州
的
當
塗
、
秋
浦

（
今
貴
池
）
、
青
陽
一
帶
遊
歷
，
寫
下
了
《
秋
浦
歌
》
、
《
贈
汪
倫
》

等
名
詩
。

天
寶
十
四
年
（
七
五
五
）
，
李
白
五
十
四
歲
，
他
過
龍
門
到
陵
陽

，
從
仙
源
上
黃
山
。
其
時
有
崔
縣
令
、
王
十
二
處
士
等
陪
同
前
往
。
黃

山
雄
踞
於
安
徽
南
部
，
方
圓
二
百
五
十
公
里
，
是
我
國
著
名
的
山
嶽
之

一
。
黃
山
秦
時
稱
黟
山
，
唐
天
寶
六
年
才
改
名
黃
山
。
傳
說
黃
帝
曾
在

此
修
身
煉
丹
，
故
而
改
此
名
。
黃
山
景
色
秀
麗
，
千
姿
百
態
，
奇
松
、

怪
石
、
雲
海
、
溫
泉
為
黃
山
四
絕
。
泰
山
之
雄
偉
，
華
山
之
峻
峭
，
衡

山
之
煙
雲
，
匡
廬
之
飛
瀑
，
雁
蕩
之
巧
石
，
峨
嵋
之
清
涼
，
黃
山
莫
不

兼
而
有
之
。
難
怪
明
代
大
旅
行
家
徐
霞
客
讚
嘆
道
：
﹁五
嶽
歸
來
不
看

山
，
黃
山
歸
來
不
看
嶽
﹂
。

李
白
對
黃
山
十
分
鍾
愛
，
他
寫
了
好
幾
首
詩
讚
美
其
旖
旎
的
風
光

。
《
送
溫
處
士
歸
黃
山
白
鵝
嶺
舊
居
》
云
﹁黃
山
四
千
仞
，
三
十
二
蓮

峰
。
丹
崖
夾
石
柱
，
菡
萏
金
芙
蓉
。
伊
昔
升
絕
頂
，
下
窺
天
目
松
。
仙

人
煉
玉
處
，
羽
化
留
餘
蹤
。
亦
聞
溫
伯
雪
，
獨
往
今
相
逢
。
採
秀
辭
五

嶽
，
攀
岩
歷
萬
重
。
歸
修
白
鵝
嶺
，
渴
飲
丹
砂
井
。
風
吹
時
我
來
，
雲

車
爾
當
整
。
去
去
陵
陽
東
，
行
行
芳
桂
叢
。
回
溪
十
六
渡
，
碧
嶂
盡
晴

空
。
他
日
還
相
訪
，
乘
橋
躡
彩
虹
。
﹂

白
鵝
嶺
位
於
黃
山
東
海
，
海
拔
一
千
八
百
米
，
峭
壁
千
丈
，
高
不

可
攀
，
峰
上
古
松
蒼
鬱
，
巨
石
磊
磊
。
李
白
這
首
詩
讚

美
了
黃
山
的
險
峻
奇
美
。
四
千
仞
高
的
黃
山
，
它
那
三

十
二
座
蓮
峰
，
在
陽
光
下
，
如
同
一
朵
朵
金
光
璀
璨
的

芙
蓉
花
。
懸
崖
深
谷
，
丹
崖
夾
着
石
柱
。
當
你
登
臨
絕

頂
，
雲
海
在
腳
下
翻
騰
，
極
目
遠
望
，
可
以
看
到
天
目

山
的
松
樹
，
而
且
有
一
種
﹁乘
橋
躡
彩
虹
﹂
的
飄
飄
欲

仙
的
感
覺
。

李
白
在
另
一
首
《
夜
泊
黃
山
聞
殷
十
四
吳
吟
》
中

寫
道
：
﹁昨
晚
誰
為
吳
會
吟
，
風
生
萬
壑
振
空
林
。
龍

驚
不
敢
水
中
臥
，
猿
嘯
時
聞
岩
下
音
。
我
宿
黃
山
碧
溪

月
，
聽
之
卻
罷
松
間
琴
。
朝
來
果
是
滄
洲
逸
，
酤
酒
醍

盤
飯
霜
栗
。
半
酣
更
發
江
海
聲
，

客
愁
頓
向
杯
中
失
。
﹂

這
首
詩
描
寫
李
白
夜
泊
黃
山

腳
下
的
碧
溪
，
飲
酒
，
賞
月
，
聽

歌
，
特
別
是
殷
十
四
的
歌
聲
，

﹁龍
驚
不
敢
水
中
臥
，
猿
嘯
時
聞

岩
下
音
﹂
。
致
使
李
白
滿
腔
的
客

愁
也
頓
時
消
弭
了
。

李
白
遊
黃
山
時
，
得
悉
住
在
山
腳
碧
山
的
一
位
名

叫
胡
暉
的
學
士
養
了
一
對
白
鷳
，
特
地
前
去
拜
訪
。
這

白
鷳
，
又
名
白
山
雞
，
是
黃
山
的
珍
禽
之
一
，
據
說
，

此
鳥
耿
介
，
較
難
蓄
養
。
胡
學
士
養
的
一
對
白
鷳
，
見

了
陌
生
人
，
也
不
驚
嚇
，
主
人
喚
其
名
字
，
便
近
前
來

在
掌
中
取
食
。
李
白
平
生
酷
愛
此
道
，
見
此
情
形
更
是

愛
不
釋
手
。
胡
暉
表
示
願
意
相
贈
，
只
求
李
白
一
詩
。

李
白
感
激
莫
名
，
即
欣
然
命
筆
，
文
不
加
點
遂
成
一
首

，
詩
曰
：
﹁請
以
雙
白
璧
，
買
君
雙
白
鷳
。
白
鷳
白
如

錦
，
白
雪
恥
容
顏
。
照
影
玉
潭
裡
，
刷
毛
琪
樹
間
。
夜
棲
寒
月
靜
，
朝

步
落
花
閒
。
我
願
得
此
鳥
，
玩
之
坐
碧
山
。
胡
公
能
輟
贈
，
籠
寄
野
人

還
。
﹂詩

人
描
寫
白
鷳
的
美
姿
，
用
了
一
連
串
的
比
喻
、
烘
托
之
法
，
用

銀
錦
相
比
，
白
雪
相
襯
，
玉
潭
相
映
，
玉
樹
相
間
，
這
些
都
是
白
的
，

但
白
鷳
在
它
們
的
映
襯
對
比
下
，
更
顯
光
彩
。
詩
中
不
僅
寫
了
白
鷳
之

美
，
而
且
抒
寫
了
胡
公
贈
鳥
之
情
。

李
白
還
曾
遊
覽
過
黃
山
的
溫
泉
、
醉
石
和
後
山
的
芙
蓉
峰
等
勝
地

，
並
且
在
碧
山
住
過
。
他
寫
的
七
絕
《
山
中
向
答
》
云
：
﹁罔
余
何
意

棲
碧
山
，
笑
而
不
答
心
自
閒
。
桃
花
流
水
窅
然
去
，
別
有
天
地
非
人
間

。
﹂

這
首
詩
表
現
了
詩
人
身
居
黃
山
心
情
舒
爽
、
悠
然
自
得
的
狀
況
，

字
裡
行
間
充
滿
了
對
黃
山
的
深
摯
熱
愛
和
流
連
忘
返
的
心
情
。
據
說
李

白
有
一
次
提
了
一
壺
美
酒
走
過
黃
山
溫
泉
，
順
着
桃
花
溪
向
上
走
去
，

只
見
崖
下
有
一
巨
石
橫
空
而
臥
，
崖
上
泉
水
、
飛
瀑
拂
石
而
過
，
就
像

敲
奏
琴
弦
，
發
出
錚
錚
錝
錝
的
樂
音
，
原
來
這
裡
是
鳴
弦
泉
。
李
白
被

這
美
景
樂
音
深
深
陶
醉
。
他
在
旁
邊
一
塊
又
高
又
大
的
石
頭
上
坐
下
來

，
一
邊
飲
酒
，
一
邊
吟
詩
，
不
知
不
覺
喝
醉
了
。
於
是
後
人
就
把
此
石

取
名
﹁醉
石
﹂
，
旁
邊
李
白
洗
刷
酒
杯
的
泉
水
，
稱
為
﹁洗
杯
泉
﹂
。

當
代
大
詩
人
郭
沫
若
曾
寫
過
一
首
《
黃
山
之
歌
》
，
詩
中
寫
到
李

白
遊
黃
山
事
，
他
說
：
﹁又
聞
唐
時
李
白
曾
來
此
，
碧
山
問
路
訪
胡
暉

。
為
何
不
為
黃
山
作
歌
謠
，
只
為
白
鷳
作
謝
辭
？
黃
鶴
樓
頭
有
崔
顥
，

李
白
尚
且
不
敢
題
。
黃
山
奇
拔
萬
萬
倍
，
無
怪
詩
人
擱
筆
殊
如
痴
。
﹂

郭
沫
若
認
為
李
白
因
為
黃
山
太
美
了
，
所
以
除
了
關
於
白
鷳
的
謝
辭
外

，
不
敢
提
筆
寫
詩
了
。
其
實
除
了
白
鷳
一
詩
外
，
李
白
還
寫
過
幾
首
關

於
黃
山
的
詩
，
前
文
已
述
。
但
是
李
白
作
為
一
位
多
產
的
詩
人
，
關
於

黃
山
的
詩
也
似
乎
少
了
一
點
，
其
原
因
是
否
如
郭
沫
若
所
言
，
還
有
待

破
解
。

清代學者張潮說
： 「閱《水滸傳》，
至魯達打鎮關西，武
松打虎，因思人生必
有一樁快意事，方不
枉生一場。即不能有

其事，亦須著得一種得意之書，庶幾無
憾耳。」此說甚合我意，心有戚戚焉。

人這一輩子，不論士農工商，名流
俗人，總該有那麼一兩件甚為得意之事
，自己幹得漂亮，眾人無不服膺，什麼
時候想起來心裡都是美滋滋的，說不定
還能名垂史冊，令人千秋瞻仰。一旦遇
到這事，那就該像李太白詩裡說的那樣
：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

這種得意事不可能多，多則司空見
慣，沒有意義。像武松打虎，一輩子就
一回，不過這一回就夠了。王勃一生，
辭賦頗多，但得意之文不過《滕王閣序
》，這一篇佳作就讓他足以不朽。書聖
王羲之，塗抹文字何止千萬，得意之筆
唯《蘭亭集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
。造橋匠師李春，一生造橋多多，只有
趙州橋是他的得意之作，距今一千四百
年了，還老當益壯，世界第一，絕無僅
有，他不得意誰得意？

這種得意事貴在一個 「奇」字，不是庸常之舉，非
循規蹈矩人所能為。毛澤東是大軍事家，一生指揮大小
戰役無數，在他眼裡，四渡赤水才是一生中的 「得意之
筆」。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
事》中也寫到，四渡赤水是 「長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
章」。這一仗， 「調虎離山襲金沙，兵臨貴陽逼昆明」
，就贏在不循常規，不按套路，出其不意，以奇制勝。

這種得意事一般不可複製。飛將軍李廣善射，膂力
過人，百步穿楊，最得意之射，是其酒後誤將巨石當猛
虎，一箭射入石中，以後多次再試，均無法入石。二○
○六年男籃世錦賽，中國男籃王仕鵬在最後一秒鐘，面
對兩個高大球員封蓋，超遠距離，投中制勝球，以七十
八比七十七絕殺斯洛文尼亞隊，中國闖進十六強。這一
球是他籃球生涯中的得意之球，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這
樣的奇迹，可謂空前絕後。

這種得意事大都無法超越。得意之事，一般都是自
己事業的高峰，好似靈光一現，稍縱即逝，基本上是無
法再超越的。吳佩孚過五十大壽，康有為送去賀聯：
「牧野鷹揚，百世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

中州。」 大氣磅礴，寓意深遠，被譽為世紀名聯，吳大
喜過望，康自己也頗為得意。康有為一生好聯，雖苦心
孤詣，但後來再作對聯都沒有超過此聯。棋聖聶衛平，
一九七六年在中日圍棋對抗賽中，戰勝當時日本超一流
選手石田芳夫九段，以六勝一負的成績在圍棋強國日本
被稱為 「聶旋風」。以後，雖然他仍南北征戰，戰績不
俗，但再也未超越一九七六年那次得意之戰。

人生須有一二得意事，但這事不一定轟轟烈烈，也
未必高雅如陽春白雪，只要自己得意，大夥服氣就好。
我有一趙姓作家朋友，著作等身，好評如潮，他卻不以
為然，說那不過是為稻粱謀的飯碗，他最得意的是在一
次文友聚會的酒桌上猜枚行令，連贏三十五把，把對手
喝倒好幾個，人送外號 「西城第一枚」。這事我都聽他
提過不下十回，每次提到仍兩眼放光，興奮不已，好漢
偏提當年勇，我也為他高興。

人生苦短，轉瞬百年。願我們每個人都能顯身手，
抖精神，建功立業，也幹他一二得意事，以青春無悔，
「庶幾無憾耳」。

在《詩與一代之事》一文中
，我曾提到詩人曾卓和他的《母
親》一詩，但沒有展開論述。此
文大概是我首次用文字形式涉及
到曾卓。相較於文字，我與詩人
之間的直接接觸，既要早些，應

該也深入一些。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到滬上讀書。因為有

賈植芳的介紹，再加上我的一位韓國學妹專門作
「七月」派詩人研究，需要與當事詩人們訪談，所

以我也就曾在一個假期裡，利用在漢休假的機會，
專門從武昌到漢口，到曾卓府上拜訪過他。

不過，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見到曾卓。八十年代
中期，我在武漢上大學。入學不久，學校來了幾位
「歸來的詩人」──這是 「七月」派詩人群中幾位

有代表性湖北籍的詩人來學校講座，其中就有詩人
曾卓。詩人們在學校教工食堂與學生們見面──那
時候學校條件簡陋，大禮堂太大，而更適合的報告
廳又沒有，也就只有飽肚子的食堂，轉而可用於青
年學生們來飽心靈精神之需要。那是個文學和文學
青年的時代，連帶着文學老年的 「身價」亦水漲船
高，在文學青年中享受着更崇高的禮遇。我至今清
楚記得，當時因為學生太多，也過於熱情，擁擠着
向前，希望能夠跟詩人們直接說上話，結果食堂裡
就餐用的條櫈都擠壞了幾隻。

在那次詩人見面會上，我是第一次近距離見到
曾卓。在武漢文學界，曾卓與詩人徐遲（當時徐遲
以其報告文學作品知名）和小說家姚雪垠享有極高
聲望。不過，比較而言，在文學青年們心目中，詩
人曾卓似乎更受歡迎，原因何在，我沒有細想過，

至今也不是很清楚。但印象中，在武漢的文學青年中，尤其是那些正
做着詩歌和詩人之夢的青年學生中，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夠得到詩人曾
卓的幾句評價，那無疑是一種殊榮。

但我並沒有加入到希望能夠得到詩人曾卓青睞的群體當中，原因
很簡單，我當時很快就從對詩和詩人的崇仰，轉向對思想與理論的追
逐。不過，其實當時我有所不知的是，詩人曾卓那時候在武漢乃至全
國範圍內，並不簡單以其詩歌作品出名，還有他那明朗皎潔的思想、
熾熱深沉的情感以及對年輕人永遠熱情而不城府的態度，同樣受到青
年們的歡迎。

已經不太記得那次到曾卓府上談了些什麼，估計是與他跟胡風及
「七月派」詩人們之間交往有關的問題。其實，關於這些問題，去讀
「七月派」詩人們彼此懷念回憶與評價的文章，或許更能夠引發思考

。我就是在讀了詩人牛漢的《一個鍾情的人──曾卓和他的詩》與詩
人綠原的《 「最幸福的人」》、《沒有被打垮的曾卓》等文章後，進
一步增加了對詩人曾卓的認識與了解。

這一點，我與詩人曾卓的另一次見面可為證。印象中好像是九五
年底，曾卓來滬──這是他一次全國範圍的 「巡遊」，與幾十年不見
或久違了的友人們的一次情誼相聚。在賈植芳府上，我再次見到曾卓
，事後還陪他到謝尉明家裡喫茶閒坐。但這兩次見面，都沒有我讀曾
卓的友人們懷念描寫評價他的那些文章所留下的印象深刻。究起原由
，實在值得一想。曾卓是一個讀其詩想見其人，見其人愈覺其詩好的
人，但我還是更記住了那些描寫評價他的詩文與事跡的文章。這種狀
況，實在有些費解。

去年來復旦大學後，沒有想到的是，我還指導了一篇專門評論曾
卓和他的詩的本科畢業論文。我記得在第一次與該學生就論文思路面
談時，曾建議她不妨去讀一讀屈原的詩和李商隱的詩，在國家抒情與
個人情愛抒情方面，曾卓的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現當代漢語詩歌的
個案樣本。讀他的詩，你能夠隱約感覺到屈原式的遊走低吟與李商隱
式的徘徊纏綿。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卓的那些抒情詩中，依然可清
晰感受到 「一代人之事」，那也是一代人曾經的理想、憂患與苦難所
在。

虹莉每次和我相聚，總
會抱怨她婆婆的種種 「劣跡
」， 「我那個婆婆啊，出門
總是忘鎖門，不知道給她說
了多少次，她總也不聽，煩
死了；她做飯不知道要花多

長時間，總也整不出幾道像樣的菜！我在他們家
沒吃過一頓好飯；她經常把家裡搞得亂七八糟的
；以前啊，我還沒嫁過去的時候，她總是對我說
要把我當成女兒看待，沒想到自從嫁過去後，她
就像變了一個人，整天挑剔這，挑剔那的……」

我對她說，事實上，我對我的婆婆也有很多
不滿意的地方，譬如她不愛整潔，也愛嘮叨，她
洗的衣服、菜常常都不乾淨等等。為此，我也苦

惱過，我也常向丈夫訴苦，丈夫說過她，她依然
那樣。

後來，慢慢地我發現婆婆身上也是有不少優
點的，譬如，那次在寒風中，丈夫騎摩托車帶着
我和她，寒風吹在我身上，我冷得發抖，婆婆坐
在我身後，見我這個樣子，她毫不猶豫地解開衣
服，將我包裹在裡面，我後背貼着她暖暖的胸膛
，感覺舒服多了。她聽我丈夫說我愛吃雞肉，她
在鄉下養了很多土雞，每次回去，她都會宰一隻
煮給我們吃。

她知道我愛吃紅燒肉，每次回去桌上必有紅
燒肉。今年夏天回婆婆家，剛好我們睡的二樓的
電路壞了，吹不成電風扇，婆婆對我說： 「你們
睡樓下我們的床吧，我和你公公上二樓睡去！」

「那怎麼行，你們睡上面不熱啊，那上面沒電！
一晚上會熱得睡不好的！」我堅決不同意。 「大
不了，我們明天白天再睡唄！」婆婆說完，點着
蠟燭去樓上拿來我們的床單，換下了她們床上的
床單，我見公公上樓去了，也就不再與婆婆爭
了。

生活中有許多小細節，可以看得出婆婆對我
的那份真心，我開始改變，我每次回去見到婆婆
屋裡不太乾淨，就會主動打掃乾淨，見婆婆的衣
服、菜洗得不太乾淨，我會悄悄地又拿到水井旁
再洗一次；我開始慢慢記住婆婆的好，開始忘了
她身上的缺點。

包容如良藥，可以化解 「病痛」！

金門地方乾淨，環境優美，自然生
態保持得很好，到處都是樹木，一片綠
油油的。 「現代化」的發展還沒有吞噬
淳樸的 「鄉村式城市」的幽靜風格。據
說監獄裡沒有囚犯，夜不閉戶……被譽
為台灣 「最快樂的城市」。絕沒料想到

，在一九九○年前，也有一段不足為外人道的不堪歷史。
今年五月十七日我們再度到金門，慢漫民宿的老闆娘

楊婉苓帶我們到小徑的 「特約茶室展示館」，我才聯想到
陳長慶送我的那本《金門特約茶室》。

在參觀過程中，得到不少感性的認識，尤其是被稱為
「侍應生」的軍妓的接客房間，其大小、室內物件等等都

原原本本地複製出來，讓觀者有個較具體的認識。室內設
備的簡單給我深刻印象，尤其是那張供做生意的床，那麼
小，那麼窄，純粹是單人床。然而展示館從整體來說，文
字資料太少，令我有點不滿足。只是知道了一個概況，心
中卻仍存有不少疑惑。縱然今年七月我寫了觀感短文《小
女子敞篷門獻身家國》，也稍嫌簡單。為了更充分深入了
解金門這一段被隱去的歷史，我花了兩天讀完陳長慶著的
《金門特約茶室》。

非常感謝作者，為戰爭衍生的畸形兒留下了珍貴的歷
史資料。《金門特約茶室》初版時台灣媒體爭相報道，引
起廣大讀者的興趣和重視，短短幾個月內就再版。作者陳
長慶在再版自序表示： 「對於一個長年致力於文學創作的
老年人來說雖然感到欣慰，但不具任何特別的意義。因為
，我只是善盡一個金門人的職責，以當年業務承辦人的身
份，來詮釋這段未曾被正史記載過的歷史，讓它免於遭受
扭曲和誤導。」

金門縣文化局局長李錫隆在序中談到了 「特約茶室」
的產生根源： 「一個特殊的時代，總會孕育特殊的歷史現
象。金門在世界冷戰中、國共對峙的年代裡，一百五十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蓄養着十萬大軍。整個島嶼充滿着不平
衡的陽剛之氣，當局為了 『調劑官兵身心、解決官兵性需
求』 ，始有所謂 『軍中特約茶室』 的設置。這種類似公娼
的軍方妓院之所以設立，一般都認為與民國四十一年頒布
的 『中華民國動員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暫行條例』 ，嚴
格規定在訓或現役軍人不得結婚的限制有關，加上當時金
門離島及軍中休假制度不健全，軍方為考量官兵性需求等
因素，特別引用 『台灣省各縣市公娼管理辦法』 為法源依
據，以公娼模式設立此一類型之特約茶室。」 作者陳長慶
對 「特約茶室」的存在，雖然也認為和民風淳樸的金門和
傳統的價值觀相違背，但還是客觀地正面評價： 「軍中特
約茶室用粗俗一點的語言來說，就是軍妓院，它所涉及的
是軍中的性文化，而這種獨特的文化與民風淳樸的金門是
扞格不入的。」

《金門特約茶室》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資料豐富翔實，敘述具體全面。從第一章到第

十章，介紹了金門特約茶室的基本情況。例如，特約茶室
的設立時間、名稱、承辦單位、經營、改革、分布、編制
、員工待遇、任免、侍應生票價、特殊事件、對社會的影
響。我們讀了這些資料就會明白，特約茶室是一九五一年
由當時的防衛司令部司令官胡璉將軍所創設； 「侍應生」
都是自願的，與日本統治下的 「慰安婦」帶有強迫性完全
不同，相同的只是她們都是用女性的原始本錢──身體來
營生。從一九五一年創設，到一九九○年全面裁撤，前後
近四十年之久。一般官兵票價不太一樣。 「軍中樂園在金

門成了獨門生意，業績節節攀高。侍應生更是應接不暇。
為因應官兵需求，乃於民國四十三（一九五四）年，陸續
在東蕭、小徑、庵前增設分部，民國四十七年又增設山外
高級部。」 「軍中樂園」根據長慶的考證易名為 「特約茶
室」大約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間。一九七○年，隨
着薪水調整，特約茶室的票價也升到庵前軍官票為一百元
，金城與山外軍官票為八十元，士官兵票為五十元。金城
總室開放短時期 「社會部」之 「公教娛樂票」為二百元。
晚上營業室到十點。八點以後加班票的票價和娛樂時間都
要加倍。

在《特約茶室與十萬大軍》一章中，作者探討特殊的
「茶室」行業與駐守在金門的 「十萬大軍」的密切關係。

隨着 「反攻大陸」計劃的破滅和放棄，特約茶室在一九九
○年徹底解散，金門開放了──特約茶室也走進了歷史。
但在阿兵哥駐守時期，卻是 「一枝獨秀」的生意。作者認
為： 「如果沒有軍隊的進駐，勢必不會有軍中樂園的設立
；如果設立軍中樂園而沒有軍人進去買票，侍應生又如何
能生存；倘若光有部隊而無軍中樂園的設立，軍中弟兄壓
抑的性慾勢必得不到紓解，果真如此的話，不知會為這個
淳樸的島嶼衍生出多少社會問題。因此，部隊的進駐與軍
中樂園的設立，絕對有密切的關係。」

其次，本書還有 「軟硬兼施」的第二個特點，即將嚴
謹的治學態度與深厚的文學筆法結合起來。全書二百四十
九頁，從一百五十頁到二百三十五頁則是錄自《再見海南
島 海南島再見》、《將軍與蓬萊米》和《老毛》三篇以
小說筆法寫出的報告文學，完全視為中篇小說也無不可。
這三篇附錄是《永念舊情的侍應生王麗美》、《沉迷侍應
生美色的某將軍》、《老兵與侍應生的感情世界》，都是
非常吸引人的作品。寫的都是侍應生和 「恩客」之間的感
情故事，一反傳統的 「婊子無情」的說法。王麗美的故事
充滿傳奇，誰都不會想到一個從海外淪落在茶室賣身的女
子，最後竟能夠上岸並徹底翻身，回到海南島，成為海麗
酒店的老闆娘；老兵和侍應生的故事也讓我們看到了底層
的男女感人的愛情，他們由肉體的求索昇華到精神之愛，
其中在在不乏令人動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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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的
冷

遇
呢
？
我
猜
想
，
可
能
是
因
為
食
物
事
關
生
死
，
有
些
不
熟
悉
的
質

感
會
因
為
生
命
的
本
能
抗
拒
，
被
當
作
﹁病
從
口
入
﹂
的
潛
在
禍
根

而
遭
到
擯
棄
。
我
小
時
候
對
於
﹁軟
滑
﹂
的
絲
瓜
、
茄
子
、
冬
瓜
、

豆
腐
之
類
的
菜
色
就
很
不
感
冒
。
前
幾
天
聽
到
美
國
孩
子
說
芋
頭
的

質
感
像
爛
泥
似
地
黏
黏
糊
糊
（s li m

y

）
、
令
人
作
嘔
，
倒
也
差
可
比

擬
。

李白詠黃山 沈鴻鑫

人
生
得
意

齊

夫

從《金門特約茶室》看當年軍妓
東 瑞

包
容
溫
暖
你
我

黃
鳳
婷

話說 「質感」 馮 進

詩
人
曾
卓

段
懷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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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羅交怡海灘 （攝於馬來西亞）Kenneth


